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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17 报到遭冷遇

出奇制胜
妙手回春

结拜三兄弟22

传奇故事
跌宕起伏

贾勋说：“真是不识抬举！”
正说着，木村中队长走了过来。
木村：“报告，敌人全部钻进口袋了！”
梅协：“好！给我往死里打！”
段寅的部队有1000多人全部处于

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敌人的枪炮
声中，段寅知道中计了。

段寅大骂：“贾勋，你不是人！贾
勋，你卑鄙无耻！”

说罢，段寅迅速指挥队伍进行还击。
段寅拔出手枪，大声喊：“弟兄们，

给我打！我段寅今年二十八，死了再过
二十八年还是二十八。打呀！冲啊！”

随后，段寅的头部、腰部受重伤，两
根肋骨露出体外，他撕掉衣袖缠住伤
口，扔掉打完子弹的手枪，踉踉跄跄地
端起机枪咬着牙射出一颗颗子弹。这
时，一群敌人从后面扑上来，他挣扎着
往前爬，边爬边骂，最后死于日军的乱
枪之下。

贾勋、梅协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一
切，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

这是我根据《偃师县志》改写的三
个片断。其中的关键词语及人物细节
没有改动。

贾勋让杨春回去找梅子，说保护梅
子很重要，他并不担心自己此行会遭不
测，更不害怕自己会死在兄弟手里，他
很自信，也很坦然。

要见把兄弟，在他的脑海中不时
浮现出他们三人在古圣寺结拜时的
情景——

三弟段寅说：“咱要去河北抗日，
那可是出生入死啊，咱们要有个结拜
仪式吧？”

二弟王仲：“弄那咋哩？只要咱兄
弟情深义厚，不弄那不也深厚？”

贾勋：“还是弄一下为好，必要的宣
誓仪式，能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二弟：“那咋弄？可别老难啊，我怕
记不住词儿。”

三弟：“时间、地点、内容都很重要。

得找个地方，烧三炷香，得有酒，有碗。”
贾勋：“古圣寺，那里啥都有，还有

关公。”
三弟：“宣誓内容有，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还有，
我某某某愿与某某某于某日结为兄弟，
虽非亲骨肉，但比亲骨肉还亲，从此以
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皇天后土为
证，如有违者，不得好死。还有，我与某
某某自愿结为八拜之交，从此以后白首
同归，深情厚谊，生死与共，情同手足，
望关帝（关公）与我兄弟共鉴。还有，纳
投名状，结兄弟义，死生相托，吉凶相
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
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
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天地作证，山河
为盟。有违此誓，天地诛之。大哥、二
哥看用哪个？”

二弟：“你可以呀，三弟！”
贾勋：“不要太复杂。到时候跟我

发誓吧！”
第二天，三人到了古圣寺东殿，东

殿有关公、岳飞塑像。贾勋在香案上摆
三道供品，然后在香炉里插上三炷香，
倒满一碗酒，掏出刀子，先把自己左手
食指割破，往碗里滴了几滴血，王仲、段
寅依次动刀、滴血。贾勋把血酒分倒至
三个碗中，然后三兄弟各端起一碗，贾
勋说：“跟我宣誓，然后喝干。”

贾勋跪中，王仲、段寅跪在贾勋左
右，面向关公。

贾勋说：“今贾勋与王仲、段寅，因志
同道合，感情甚深，结为兄弟，天地为证，
不负重恩，生死同命，肝胆相照！不求同
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三人说完，都把碗中酒一饮而尽。
“生死同命，肝胆相照！不求同年

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贾
勋还在念叨品味这些誓词，忽听护送的
士兵说：“贾司令，段村就在前面！”

贾勋朝前方看了看，有一片丘陵，
丘陵上树林掩映下有一片房舍，那就是
段村。

“你回吧！”贾勋对护送的士兵说。
士兵扭头就跑了。

贾勋笑了笑，继续往前走，突然，从
路边跳出一个哨兵，喊：“举起手来，你
这个汉奸。”

“我不是汉奸，我是皇协军贾司令!”
“你就是贾司令？段司令的大哥！

真威风啊！啧啧！”哨兵又说，“都说你
是汉奸啊！”

“你们说是就是吧！快领我见你们
的段司令。”贾勋说。

“那得把你的枪缴了！”哨兵说。
哨兵乐颠颠地拿着贾勋的枪，在贾

勋后面跟着，向村子里走去。在村中空
地上有训练队列的，有练拼刺刀的，喊杀
声此起彼伏，热热闹闹，队员们精神饱
满、杀声震天。

（摘自《玉色瑗姿》 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门卫的身子往后退了半尺，才看清
楚介绍信上的字，上面确实盖着一枚省
委办公厅的鲜红大印，但既无职称，更
没职务，就是几行简单的例行公文罢
了，看来只是个普通的办事员。

“啊……还真是来报到的。”门卫似
乎有点失望。

“怎么，没看清楚？”曾毅把介绍信
又要往前伸。

“那也要登记！”卫门心里来了气，
他鼻孔朝天，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说，

“报到的人我见得多了，不管是谁，到了

我这里，一律登记！”
曾毅没有理会他，慢条斯理地收好

介绍信，板着脸问：“陈厅长报到的时
候也向你登记了？”说完，一甩袖子，迈
步进了卫生厅的大院。

门卫顿时黑了脸，想追又没法追。
人家有正式的公文，自己也已经看过
了，既然是来办公事的，他一个门卫是
没有理由阻拦的。门卫咬牙琢磨了半
天，心里一阵泄气，好像自己还真的收
拾不了人家。

“你不好好把门，站在那儿干什么
呢？”背后传来质问声。

门卫一回头，正好看到梁坚强副处
长进了大院，梁坚强是他姐夫，他立刻
迎了上去：“姐夫，你来得正好，刚才进
去的那小子太不懂规矩了，说是来报到
的，仗着手上有一封介绍信，就强行闯
了进去，我向他解释厅里的登记制度，
还被训了一顿。”

梁坚强的眉头皱了起来：“他要到
哪个部门报到？”

“公文上没说，只说是医疗专家小
组。”门卫显然不知道这个小组要归哪
个部门管。

“你看清楚了吗？”梁坚强又问。
“看得清清楚楚，绝对没错。”门卫说。
这时梁坚强的脸色变得非常严

肃。作为人事行政处的领导，他对报
到制度再清楚不过了，医疗专家小组，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前来报到的专
家，都要有省保健委员会的人陪着，怎

么可能独自前来呢？再说了，专家至
少都是40岁以上的人，自己在厅里待
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如此年轻的
专家呢。

想到这里，梁坚强就有一些不妙
的感觉，人事行政处还负责厅里的日
常安全工作，他说：“你叫上几个人，
跟我走一趟。”

曾毅进了卫生厅的大楼，在三楼找
到保健局的办公室。透过半掩的房门，
他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办公
桌上写着什么东西，写几笔，就停下来
想一想，然后再接着写。

咚咚，曾毅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
里面的年轻人抬头看了他一下，

问：“找谁？”
“您好，我是来报到的……”曾毅拿

出介绍信，准备说明来意。
年轻人摆了摆手：“先等着吧，我很

忙！”说完他又低下头写东西。
曾毅耐心地等了几分钟，却发现那

个年轻人一个字都没写出来，反倒坐在
那里发呆，不时还挠挠头皮，显然是不
知道该写什么了。

曾毅硬着头皮又把介绍信递过去：
“您好，能不能先抽点时间，把我这个手
续办了……”

年轻人头也没抬，不耐烦地说：“你
急什么急，没看到我正在给冯厅长写材
料吗？到底是你的事重要，还是冯厅长
的事重要？”

曾毅有点奇怪，冯玉琴不是回家休

养去了吗，怎么还需要写材料？于是他
问：“咱们卫生厅有几位冯厅长？”

年轻人当即恼火了，拍着桌子站
起来说：“你给我到门口去等！问来
问去，我的思路全被你打断了，要是
耽误了冯厅长的事，你来负责？”说
着，他从桌上抓起曾毅的介绍信，准
备甩出去。

谁知他扫了一眼介绍信，看到上面
有“医疗专家小组”几个字，当下咦了一
声，拿起来仔细观看。等看清楚之后，
他抬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曾毅，不禁倒吸
一口凉气：“您是来专家小组报到的？”

“是啊。”曾毅点点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年轻人连

忙站了起来，脸憋了个通红，“刚才我真
是太失礼了，我不知道您是专家小组的
专家。”说着，他赶紧去找了把椅子过
来，“您快坐，先喝口水，我这就去通知
郭局长。”

按照规定，只有国家级领导才会配
有专职的医疗小组。地方各省重要领
导的日常保健，由各省卫生厅的专家医
疗小组来负责，但这个小组不是专职机
构。里面的专家，都是从各大医院抽调
出来的，虽然名义上接受保健局的领
导，但完全不受约束，只有出诊时，专家
们才会过来。换句话说，专家们离了保
健局照样还是专家，而保健局离了专
家，工作就得瘫痪一大半。

（摘自《首席医官》 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


